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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对修路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
粟明看着坐在桌子对面的侯卫东，

心道：“这小子倒有些魄力，敢作敢为。”
可是嘴上却没有放过侯卫东，严厉地道：

“侯卫东，你竟然去挖林场的公路，胆子
还真不小，这样做想过后果没有？”

侯卫东很无辜道：“这不是工作组的
行为，小公路所占的地是何家兄弟的。
林场没有任何手续，他们是争取自己的
权利。”

正说着，院外吉普车响了起来，郭光
辉和杨秉章就走了进来。粟明也故意装
傻，道：“老郭，刚才我问了秦书记和工作
组，他们不知道村民挖路的事情。”

郭光辉向林业局汇报村民闹事之
事，林业局感到了事情的棘手，紧急开了
党组会，又听了欧阳老场长的意见，分管
局长被一把手曾局长批评了一顿。

经协商，镇里与林场达成协议：林场
充许上青林公路穿过林场土地，而小公
路要扩宽三米，所有权仍然归村集体，林
场无偿使用。

得知了这个协议，侯卫东心头终于
松了一口气。

侯卫东忙于修路大计，经常吃住在
村民家里。村民们对修路表现出了极高
的热情，这位“修路的疯子”得到了村民
的善待。“侯疯子”的名字也取代了侯卫
东，在大家口中传开了。

10 月 3 日早上，侯卫东正要出门。
高长江把他叫住，道：“老弟，你到工作组
也有些时间了，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到镇
里去。”侯卫东手里拿着图纸，道：“没有
时间，工地上事情多得很。”

高长江语重心长地道：“老弟，你在
山上做这么多的事情，不到镇里去汇报，
镇里没有人知道，你做得再好也是白费
力气。”

侯卫东接受了高长江的意见，道：
“我先到工地上去看一看，然后再到镇里
去找粟镇长报告工作。”高长江指点道：

“你要给粟镇长汇报，主要得给主要领导
负责，一把手才起关键作用。”

侯卫东带着图纸到了工地，原本想
十点钟下山。结果到了十一点才脱身，
下了山已是临近下班。

得知镇领导都不在，侯卫东夹着图
纸一时不知朝哪里走。

侯卫东一个人就到街上吃豆花饭，
经过一个小卖部的时候，粟明恰好从小
卖部走了出来，见到东张西望的侯卫东，
道：“侯大学，你找谁？”

侯卫东老老实实道：“我从山上工地
上来，准备给粟镇长汇报修路进展。”粟
明扬了扬手里的益杨红，道：“跟我走，到
我家吃饭。”

粟明的家布置得很平常，与青林镇
其他人家差不多。只是在客厅有一个书
柜，里面有几十本书，粟明见侯卫东注意
力在书柜上，道：“那是以前买的书，这几
年很少看书了。”

进了里屋，镇长秦飞跃、副镇长晁
杰、计生办黄正兵、农经站黄永革正在搓
麻将，侯卫东恭敬地打了招呼，秦飞跃点
了点头，继续摸牌。计生办黄正兵看见
侯卫东抱着图纸，就道：“侯大学，抱的啥
子宝贝？”“公路图纸。”

秦飞跃听说是图纸，哼了一声，道：
“刘维这人钻到钱眼去了，没有一点知识
分子的样子。”

侯卫东恭敬道：“能拿到图纸多亏了
粟镇长和黄站长关心，如果不是在基金
会贷了一万元，刘维也不会给图纸。”

基金会货款并不需要秦飞跃签字，
但是他来到青林镇以后就订了规矩，凡
是大笔货款都要报告。秦飞跃听到侯卫

东贷款一万元，而自己并不知道，就用眼
光瞟了粟明一眼。

粟明眼观六路，将秦飞跃的眼神看
得清楚，解释道：“侯卫东在家里借五千
元，只拿到了独石村那一段图纸。尖山
和望日就不愿意动工，我看这不是办法，
和黄永革商量以后，让侯卫东以私人名
义从基金会贷一万元，算是预付款，这事
还没有来得及给秦镇报告。”

“什么叫做以私人名义贷的款，修公
路的钱最后还是要由财政解决。”

粟明笑道：“秦镇，我这可是按照你
的观点办事，放水养鱼，必须先把塘子筑
起。上青林资源丰富，修路就等于筑堤，
堤坝筑好了，才能更好更多地放水。”

秦飞跃一边摸牌，一边道：“修路是
上青林七千人民共同心愿，可以作为青
林镇政府 1993 年的民心工程上报县政
府，马县长正在提倡全县办交通，说不定
还可以争取到资金。”他对站在一边的侯
卫东道：“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想法，又有
干劲，是个做事的料。”

下山一次，侯卫东和一个镇长和两
个副镇长吃了饭，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
的。等到秦飞跃等人去上班，他高高兴
兴地返回上青林。

走到小院，杨新春站在邮政代办点
门口，道：“侯大学，张小佳打电话过来，
说是星期六下午她要到山上来。”

侯卫东没有掩饰他的喜悦，
闻言一跳八丈高。

广告策划师颜希晓与市场部李子睿共有一
个心愿，那就是在他们打拼已久的繁华都市J市
落户安家，从此成为J市市民。得知国家为刺激

房产市场而出台“购房落户”政策，因共同利益，李子睿与颜
希晓走进婚姻殿堂，以婚姻作为约束手段，以落户为目的，
三年过后，各走各途。而婚姻无儿戏，三年协议期满，他们
之间，是情尽，还是末路？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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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晓打车直接奔向医院
“岳总是怎么知道的？”

希晓一怔，强制压住惊讶。
“你愁眉苦脸地端着预算本
算了一天了，傻子也能看出
来你有什么难处。”岳潼轻
笑，“说吧，是超了还是少
了？”“这好像和您没什么关
系。”因市场部是按照各业绩
量分算奖金，因此就算是同
一个公司，各分筹项目部也
有着自己的保密原则。所以
此时岳潼的笑容，突然就有
了些猫哭耗子假慈悲的味道。“是和我没什么关系。”岳潼了然
一笑，漫不经心地翻开手中的资料夹，“可是颜策划，预算作为
这个策划案最新增加的一部分，是姚总最重视的内容。如果
你这点通不过，那在会上立下的军令状可就……”

眼前的岳潼显然有挑衅的意味，希晓勾起唇角：“那您的
意思是……”“瞧你那样子。”看她那副临场警惕的样子，岳潼
反而软下声音，仿佛刚才的谈话只是一场逗弄。他走到她身
边，颇有些义气地轻拍她的肩膀，“颜策划，你是不是曾被人拐
卖过，警惕心这么强盛？”“我没有想窃取你们信息的意思，只
是想要提醒你一下，你的预算数据，是不是比开发商所报上来
的要求数据多出一些？”尽管仍在纳闷他的未卜先知，颜希晓
还是点头：“相反，预算数据要比开发商数据少几个百分点。”

“少？”“对。”
岳潼突然拧眉，仿若思索地转过头去，就在他“啊”的一声

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门外突然响起“李副总好”的问好声。
颜希晓身子一僵，回眸便看到李子睿的脸。他只是极快地看
了她一眼，然后便看岳潼微笑：“岳副总，孙总让我们俩过去商
量点事儿。”

颜希晓原以为李子睿所说的事情只是看她与岳潼在一起
的托词，后来才知道，所谓的事情，对于他来说竟是生死攸
关。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李子睿终于由人们眼中的千年
老二，爬到了如今的市场总监位置，只不过前面还扣了个帽
子，代理市场总监。

代理市场总监的意思就是，若是在两个月内不犯严重错
误，就可以变代为正了。

消息传来，市场部一片轰动。与市场部同时澎湃的，还有
希晓所在的策划部。众同事纷纷过来祝贺，大赞希晓家的男
人有出息。而希晓则强扯着嘴角迎合夸奖，虚迎着运气好领
导看得起之类的客气话。眼睛不经意地看向市场部，正好看
见李子睿与岳潼并肩走来。

李子睿托着个咖啡杯，大概是和岳潼说着什么，唇弧勾起
浅然笑意，走至洗手间那儿，岳潼笑着拐了进去。希晓原以为
李子睿也会进去，却没料到他竟然径直向自己走来。随着两
人距离的渐近，黑咖啡飘向鼻尖的一瞬间，希晓再次感到恶
心，迅速反身拿起杯子猛喝了两口水，才渐渐觉得好受了些。

耳边响起周围同事对李子睿连绵不绝的恭维声，希晓原
以为他是特意随和策划部的同事。却感觉手腕一疼，她竟被
他拉了起来。不顾所有同事的侧目，李子睿低头看她：“希晓，
今天的事儿算是我错了。”

声音虽然放得很低，但是在蓦然安静的环境中还是显得
尤为刺耳。希晓一愣，只能茫然地看着他深邃的瞳眸。直到
同事们有意隐忍的暧昧低笑声在周围弥漫散开，她这才慌忙
别过头去，嗔道：“去去去，有什么可笑的？”

这样一副姿态，在众人眼里显然有了小女人撒娇的意
味。同事们的目光越发别有深意起来，林然甚至还不知死活
地凑到她的耳边：“颜姐，快原谅姐夫吧。你要是再不依不饶
下去，估计全公司人都不答应。”

颜希晓愤恼地瞪了她一眼，看她嬉皮笑脸地转身工作这
才回头，正撞入李子睿澄澈深幽的眼睛。他的唇角似勾非勾，
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对妻子应有的亲昵与怜爱。想起刚才同事
们钦羡暧昧的眼光，颜希晓在瞬间明白一切。她浅哼一声，面
无表情地说了一句“好”，自他身边向洗手间走去。

自从婚后，两人一般都是一起去吃午饭，可是今天，李子
睿突然接到客户电话，临时决定出去应酬。

希晓原本打算在公司餐厅吃些便餐，但经历了早上的风
波，实在是受不了同事们对李子睿逢迎的恭维和对她别有深
意的目光。另外心中一直惦记着怀孕的事儿，看时间还早，希
晓打车直接奔向医院。

事情已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论如何，这个孩子如果留下
只能牵绊她的手脚。想到这里，希晓不自觉摸摸手腕的细痕，
虽然时间过了很久，现在却仍有凸起的痕迹，恍惚中，记忆又
回到了那一日，她试图用割腕的方式断结生命，到头来却只是
告别了一段爱情。

流掉孩子的意愿是如此迫切，颜希晓到了医院，便直问导
医流产手术怎么进行。大概鲜少见女孩如她这般直接的样
子，导医一愣，呆了两秒钟才带她到了妇科。（全文完，本报有
删节）从下周起，本报开始连载《孩奴，新妈上岗记》，
敬请读者关注。 15

大地猛烈地颤动起来
文秀和何刚结了婚，正在火车站等

待检票。他们旅行结婚的第一站是北
戴河。有一种声音在寂静的深处悠然
而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就像沉闷的
雷声由千里之外滚滚而来。瞬息之间
来到头顶，就像有无数辆火车同时开
来，恐怖的声音把城市的寂静撕成碎

片，纷纷而下。
地震台的

预报室里，红玉
不 经 意地问：

“什么声音，不像
雷声啊。”浓黑的
天空出现光芒，
赤橙黄绿青蓝
紫，各种色彩混
在一起，搅在一
起，如惨烈的厮
杀。光芒把浓
重的夜色撕碎，
扯烂，吞没。

周海光站
在马路上，脚下突然发出难以形容的巨
大的声音，如被囚禁的魔鬼挣脱镣铐。
一阵黑色的旋风由大地深处冲决而出，
直向天庭。黑色的旋风把一切光线都吞
没了，天地之间又是一片黑暗，如蛮荒以
前，混沌未开时。旋风之后，是一片惨烈
的蓝光，蓝光把天地映成魔鬼的脸色。
蓝光逝去，在瞬间的黑暗中，大地猛烈颤
动起来。

千百面玻璃一齐爆裂，亮晶晶的碎
片飞向夜空又纷纷落下，如流星雨。流星
雨笼罩整个城市。大地犹如在海上漂浮，
在大海的怒涛中起伏颠簸，大地成为一
只没有帆樯的小船。纵横交错的地下管
道炽热的气体乱窜，无数井盖在剧烈的爆

炸声中飞向天空，落下，在马路上乱滚。
周海光躲避着爆炸和从天而落的井

盖，他倒在地上，在地上颠簸，一根电杆
砸下来，躲过，又一根电杆倒下，又躲过。

震波出现了，大地的身躯如水波一
般柔软起伏，如海浪一般一波接一波地
涌动，所到之处，无数高楼颓然垮下。

唐山地震台的预报室里，超凡紧抓
住桌子站立。马骏站立不稳，被甩到一
边。超凡大声喊：“震级……七级以上。”
马骏翻身，趴在地上，记录。

唐山在颤抖。所有的建筑都在一瞬
间倒塌。有冲天大火和此起彼伏的爆
炸。当震动止息，唐山只有浓浓的烟尘，
唐山在一片浓浓的烟尘中消失了。

周海光站立起来，站在马路上，站在
一片烟尘之中。什么也看不见。烟尘渐
散，眼前一片废墟，他呆了。

最早出现的是几个幸存者，呆呆地
站立于废墟之上，赤裸，浑身灰土，流着
血，呆呆地看着陌生的家园。

几处火光的映照下，家园一片死
寂。接着，是由废墟的下面发出的呼救
声，呻吟声，哭声。各种声音搅到一起，
驱走死寂。

国家地震总局，张勇赶到机关，赶到
机关就问：“震中确定没有？”“还没有。”
魏平答。“他妈的，震中到底在哪儿？打
电话一个一个给我联系。”这位战争年代
的将军，骂了街。“已经派人联系了。”魏
平说。“马上派四部车，分四路，在方圆
200里内给我找。”张勇急得在地上来回
走，一边走一边下达命令。“是。”魏平跑
了出去。

一块水泥板被顶起来，一只手伸出
来，扒碎石，头钻出来。向国华由废墟下
面爬出来，站立于废墟之上。

眼前空旷，一切遮挡都没有了。远

处，有火光。近处，一片呼救的声音。几
个人默默地抬着三具尸体，放在他身边，
又默默地走开，仍去抬尸体。刚由废墟
下面被扒出的人们，拖着伤残的身躯，走
下废墟。

他的腿一软，跪下，看着眼前的尸体
和横七竖八的楼板，流泪。他流着泪又
站起来，摇晃着身子，走下废墟。

“老向……老向……是你吗？”有人
喊他，扭头，一个人朝他跑，近了，是梁
恒，只穿一条短裤，脸上淌着血。“你是
……”向国华疑惑。“我是梁恒，梁恒啊。”
梁恒跑近，拉住他，大哭。边哭边问：“老
向，你还活着，伤着了吗？”“我还好，你的
伤重吗？”向国华声音沉重。“我不要紧，
老向，唐山平了，很多人还压在下边，我
们现在怎么办呢？”“眼下当务之急，要尽
快把全市人民组织起来，开展自救互救，
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赶快派部队
来。”向国华和梁恒边说边走，向前走。

郭朝东推开身上压的杂物，想站起
来，头碰到楼板上。只能爬，他向前爬，
听到郭朝辉的声音：“爸……妈……刘
慧……哥……”郭朝东向声音爬，爬到
跟前，郭朝辉被交错的楼板压着，不能
动，郭朝东看着，也束手无策。他抱住
郭朝辉：“朝辉，朝辉，是地震了，是地震
了……”“爸妈呢？刘慧怎么样了？”郭朝
辉的声音很微弱。郭朝东惊惶地向四周
看，看到两条人腿露在碎楼板外面。他
的声音颤抖：“我也不知道，我去看看。”他
放下郭朝辉往前爬，边爬边喊着，边扒，看
到了爸妈，只是两个血肉模糊的人头。

一阵余震袭来，废墟下面也在摇，
晃，交错的楼板重新错位。

郭朝辉的声音也听不到了，身子也看
不到了，身边一片漆黑。郭朝东向
着前边有一点光亮的地方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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